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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际

突尼斯人与外国朋友初次见

面，一般是握手问候致意，称呼先

生、夫人、女士或小姐。握手后，

他们还要把右手放在胸口。见面

时，他们一般是等外国朋友主动伸

手后，才伸出手来相握。熟人之间

相见，会握手、拥抱，并且会吻对

方面颊，有时会反复 3 次亲吻。见

面问候时间较长，问候内容广泛，

称呼对方为兄弟、朋友。对年长者

或有身份、有地位的客人，会毕恭

毕敬站立一旁，右手握拳，高高举

起，前后晃动，称呼对方大叔、大
婶或者阁下，问候愈加恭敬。

妇女习惯以点头微笑、弯腰鞠
躬方式，向客人表示欢迎和敬意。
现在比较开放的年轻女性，在社交
场合也常常主动同男性客人打招
呼，并主动伸手与男士们握手。社
交场合，当面夸赞当地某女士长得
漂亮，会令她高兴。与他们交往，
赠送礼物最好是糖果、茶叶、布
料、鲜花之类。

待 客

突尼斯一些地区的传统待客方
式颇为新奇，有的会泼水，有的会
献蛇。突尼斯南部一些地区，对第
一次来访的贵宾，为了表示隆重欢

迎和尊重，主人家男女老少，会簇

拥客人到河边、溪畔、湖岸或者水

塘旁，请客人洗脸、漱口，甚至主

人会亲自以手捧水，浇到客人脸

上，有时还会浇湿客人的衣服。客

人若表现得非常高兴，乃至欣喜若

狂，主人会非常满意。

在斯佩米德人地区，将客人迎

入厅堂后，主人会献上黑白两条小

蛇，放进客人的衣袋里，以示友

好、欢乐。之后，家人会端上一碗

鲜骆驼奶，宾主轮流各喝几口，然

后再请客人喝加糖的浓茶，需饮完

3杯，才是做客之道。

饮 食

突尼斯人的主食有面包、大
饼、大米饭等。正餐开始，先上一
道用香料熬成的鱿鱼汤。贵客到
来，会用烤全羊招待。

突尼斯的特色美食丰富，如鱼
杂烩、瓦罐羊肉、油炸蛋三角等，
味道颇佳。被称为国菜的古斯古
斯，用面粉、蔬菜、肉类或鱼做
成，风味独特。正餐毕，会端上橄
榄、椰枣、西瓜、香蕉、桃等水果
和甜品。

遵循穆斯林习惯，当地人不饮
酒，传统饮料是薄荷茶、咖啡及果
汁、矿泉水等。

过去，突尼斯人进食是以手抓

饭，现在除南部一些地区，大多已
习惯使用西式餐具。

服 饰

突尼斯乡下有不少中、老年人
穿传统阿拉伯袍装，女子外出还要
戴面纱。在城镇，人们更喜欢穿西
式服装。不论男女，日常大多喜欢
穿牛仔裤，头上常常戴一顶红色高
筒帽。据说，带穗的红帽子是他们
的民族标配。女子有时会在西服外
面，套上传统的长袍。

联 欢

12月是当地雨季，气候温和湿

润，地处沙漠边缘的杜兹镇，每年

都会举行以骆驼为主角的撒哈拉联

欢节。联欢节上，手执长枪、身披

盔甲的壮士，骑着骆驼威武行进，

举刀向观众致意；人们载歌载舞，

有的坐在骆驼背上的花轿里，再现

当地人的结婚喜庆盛况，间或有骆

驼叼瓶、喝橘汁等滑稽表演。

最吸引人目光的有两个表演。

一是骆驼赛跑。平时安详、略显迟
钝骆驼们，竟然能疾跑如飞，时速
可达60公里。二是骆驼格斗。当两

头公驼碰到一起，便会疯狂地嘶

吼、互相追逐打斗，一经交锋，互

不相让，头撞头，脚踩脚，张口对

咬，场面异常激烈。不过，为了不

致伤残，即将胜负之前，主人便会

把它们架开、牵走。入夜时分，人

们围坐在篝火旁，观赏阿拉伯舞

蹈，品尝烤羊肉。热闹的联欢节，

为当地吸引来大量外国游客。

禁 忌

当地人遵循伊斯兰教传统，禁
食猪肉。忌用酒作礼品。进入清真
寺，不可穿露背、短裤和高跟鞋等。

忌与当地人过多谈论政治、宗

教等话题，不得在政府或警察局门

口照相。忌饭前提及公事。递接物

品以右手为礼貌，忌用左手。初次

见面即送礼，有行贿之嫌。不可对

售货员说价格“太贵”。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广播传来“上行列车接近”的信息，肯尼亚阿西里
弗站接车员伊弗雷姆·穆古罗和他的中国师傅戴伟刚立刻
起身离开行车室。

穆古罗拿着信号旗，向前开路；戴伟刚手持对讲
机，紧随其后。二人步伐从容地走到站台指定位置，确
认过一列货车货物一切正常后，才一起返回行车室。

接车员的工作就是接发列车。“当列车接近时，我们
就要接车并监视列车运行，一旦发现紧急情况要及时拦
停列车。”43岁的戴伟刚告诉记者。

2017 年 11 月 1 日，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并运营、连
接肯尼亚东部港口城市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
增开一对客运列车。新增列车沿途停靠7个站点，最靠近
内罗毕的阿西里弗就是其中一站。随后，蒙内铁路还开
通了货运业务，平均每天开行货物列车 6 对。半年多以
来，像接发列车这样的作业，戴伟刚平均每天都要重复
十余次。

出国前，戴伟刚曾是哈尔滨铁路局（现为中国铁路哈
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车务段富海站的一名值班
员，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戴工”。一家三代都是铁路人
的“戴工”曾一度认为自己会在东北老家干到退休。直到
有一天，一份蒙内铁路的招聘函改变了他的生活。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流行语对我触
动挺大的。当时一听到可以在海外工作的消息，我就毫

不犹豫地报名了。”“戴工”笑着说道。
在过去的3个多月，阿西里弗站只有“戴工”一名中

国值班员，他一个人要管理9名肯方员工，其中包括3名
接车员和6名客运员。

5时45分起床，6时到达车站检查设备，8时22分从
内罗毕出发的客车到站，9 时参加电视会议，12 时 39 分
从蒙巴萨出发的客车到站……戴伟刚每天的时间安排精
确到分钟。他只能趁着中午前轨道养护的一个多小时，
火速跑到车站附近的生活区准备午饭和晚饭，然后工作
至21时才能休息。

对于戴伟刚而言，初来乍到时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
和肯方员工的语言沟通问题。

“来肯尼亚之前，我的英语差不多快忘光了。”戴伟
刚告诉记者，他特地从国内带来一些英语教材，每天通
过翻译软件向肯方员工学习英语。“现在，我们之间简单
的日常交流基本没问题。”

“戴工”喜欢和他的肯尼亚员工们“唠嗑”。“我们在
国外工作，即使作为管理者，也需要尊重对方的文化和
习俗。如果你都不去沟通了解，怎么让对方信服你呢？”

“戴工”的努力得到了肯方员工的认可。“戴师傅第
一天就记住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今年31岁的客运售票员
汉娜·姆旺吉说，“有时候他发现我们对乘客说话有些不
耐烦，会劝说我们改进态度。他比我们对当地人还要热
心友好，这让我们深受感动！”

“戴师傅告诉我们，上班时间必须全神贯注。”穆古
罗说，行车室就像车站的“大脑”，必须保证每一趟列车
安全有序地进站、停靠、出站。

“能够成为蒙内铁路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感到非常
荣幸和自豪。”戴伟刚的眼神充满了笃定。

（新华社内罗毕电 记者金 正）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呀，火苗窜出来了，刺

眼的火苗在舞动……”请问其中的“窜”用

得是否妥当？谢谢！

吉林读者 白山山

白山山读者：

“窜”读四声 cuàn，意思是“乱跑，奔

逃”。例如：

（1） 在我军的打击下，敌军向西逃窜。

（2） 几个坏人抢劫别人财物时，碰到了

武术教练，被打得抱头鼠窜而去。

（3） 一片林子着火了，林子里的动物们

东逃西窜。

“窜”也用来表示对具体文字材料的改
动。例如：

（4） 这篇文章里的个别字句被人窜改了。
“蹿”读一声 cuān，表示向上或向前

跳。例如：
（5） 守门员身体向上一蹿，把球接住了。
（6） 见有人追来，猫叼着鱼，忽地蹿到

房上去了。
（7） 只见水面上不时有鱼儿蹿出。
（8） 那人会武术，一蹿就上了墙。
“蹿”还有比喻性的用法。例如：
（9） 水龙头坏了，一个劲儿往外蹿水，

人们赶紧修理。（“蹿”表“喷射”）
（10） 炉子里的火很旺，火苗直往上蹿。

（“蹿”表“往上冒”）
（11） 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直蹿火，但

没有表现出来。（“蹿火”表“冒火”）
“蹿”有时也表“迅速”的意思。例如：
（12） 她唱的这首歌非常受欢迎，让她一

夜之间便蹿红歌坛。
（13） 这个产品在当地走俏，价格一路

蹿升。
您提到的“火苗窜上来了”是“火苗冒

上 来 了 ” 的 意 思 ， 宜 写 成 “ 火 苗 蹿 上 来

了”。

总之，“窜”跟“蹿”这两个字读音和意

思都不相同，只是字形相近，故而易错。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骄阳似火的夏日，树上知了不停
地喧闹着，柏油路面也被晒得滚烫发
软。女孩子们穿着崭新的塑料凉鞋兴
高采烈地走出家门，但很快就哭丧着
脸回家了。因为新鞋上已经沾上了好
多黑乎乎的沥青！

为什么？当道路工程师的爸爸
说：是因为沥青的质量不够好，进口
的沥青又很贵。那一年，我上幼儿园。

看完电影 《地道战》，男孩子们
都喜欢学着挖“地道”，可是总是不
到半米就出水了。

为什么？老师说：上海的海拔
低，不能挖地道。那一年，我念小学。

大雾弥漫的早晨，黄浦江上的轮
渡停航了。江这边，是焦急等待的厂
长，而江那边，是家住浦东“想飞也
飞不过来”的工人们。车间里，好多
台纺织机被迫“歇班”。

为什么？因为黄浦江上没有桥！
人们过江全靠摆渡。那一年，我在黄
浦江边的纺织厂里当工人。

上海的海拔低、土质软，“黄浦江
上不能造桥”的观点已深深植入我的
头脑，正如那夏天总是粘鞋的柏油马
路，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抱怨着，却
也习惯着，没有想到过要去改变。

1977年恢复高考，我离开工厂上
了大学。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
始了！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行走在上

海还是那么不容易。记得那时候有一

些退休老人专职负责推人挤上公共汽

车：汽车里已经挤到水泄不通，还要

拼命往上挤！最狼狈的一次，我被推

上车，眼镜却掉到车下了，没奈何又

拼命往下挤。

我去德国后，看到一些新鲜事

物。在写给昔日同事们的第一封信

里，我详尽地描述了一个在我看来非

常神奇的交通工具：地铁。我当时没

有想过能把地铁搬到上海去，那半米

就出水的“地道”给我留下了太深的

印象。

离开上海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回

去。有关上海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
定格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年：1988年。

直到有一天，有一支小小的中国
科研技术考察队到了欧洲，他们是来
考察一种改造沥青性能的方法。

那沾满沥青的塑料凉鞋忽然又跳

到了我的眼前。

我开始很起劲地关心起“改性沥

青”技术，我希望上海的马路不要再

粘住人们的鞋子了。我不仅全程陪同

他们到奥地利考察了实验室，还利用

暑假到中国南方东莞的高速公路工地

上当起了翻译。当我顶着近40℃的高

温，跟着从奥地利来的工程师攀爬高

高的的拌合设备时，身后是筑路工人

们的一片惊呼声：“大姐，上不得！

危险！”，然而，我还是上去了。头顶

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巨大的拌合

设备散发的热浪。我觉得有些自豪：

这是在为自己的祖国筑路！这汗水，

洒得值啊！

仿佛是亲眼看见国门徐徐打开，
各种先进的科研技术从不同的国家被
引入中国。

1995 年 7月，采用了德国设计和
德国机车的上海地铁一号线全线正式
运营。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是黄浦江

上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凌

空飞架的大桥。行驶在这些气势恢宏

的跨江大桥上，我真有一种梦中的感

觉。我不知道，在我离开上海的日子

里，上海人民正在以平均每两年就在

黄浦江上架一座桥的速度建设着上

海，简直有把天上的彩虹直接牵下来

安放在黄浦江上的气魄！

在上海侨办组织的一次海外教师
培训中，我和许多海外华文教师一
起，在浦江游览船上观赏上海绚丽多
彩的夜景：除了江面上有了近十座江
上彩虹，江面下还建造了近十条穿江
隧道呢！

我忽然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得太

久。上海变化太大了，变得太漂亮

了。我有些遗憾：在上海这样日新月

异的变化中，自己却基本上只是一个

旁观者。我想回上海了，虽然我已经

成了个两鬓斑白的“准老太太”。

2007年，我回到上海，投入到忙
忙碌碌的工作中：既教德语，也教对
外汉语。我觉得很踏实，虽然不是直
接参与上海的建设，但我觉得如今上
海的变化有我尽的一份力。不是么，
我教过的那么多中国学生走出校门，
不都是投身到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建设
中去了吗？我教出的那么多外国留学
生，回国后不都架起了连接中国和世
界的桥梁了吗？

我很高兴如今上海的马路不再粘
鞋，上海的地铁网比德国柏林的还
密。在一次高校教师们去崇明岛一日
游的路上，我惊喜得从座位上站了
起来，瞪大了双眼！那长江大桥、
那长江隧道，简直把崇明岛和市区连
成了一体！刹那间，当年仅因黄浦
江上浓雾弥漫就造成许多工人误工
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终于
忍 不 住 跟 同 车 的 老 师 们 谈 起 了 往
事 ， 当 谈 到 那 沾 满 沥 青 的 塑 料 鞋
时 ， 居 然 有 好 几 位 同 龄 人 纷 纷 加
入，诉说自己的相同经历。而车上
几位年轻教师却觉得不可思议：经
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大上海怎么会
有那样的过往？

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故事都写出
来，让人们记住上海曾经有过的模
样；让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人民创造了许多从前人们想都不敢
想的奇迹！

改革开放 40 年了！行走在上海，
就是行走在上海发展的历史里，就是
行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精彩的故事里。
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也可以用自己
的努力让这个故事更加精彩！

（作者为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师和德语教师）

海外纪闻

守护蒙内铁路的

中国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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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我 竟 认 不 出 你 了

撒哈拉联欢节上，人们在尽情跳舞。 图片来源：搜狗图片

林 希

本版从今日起，正式推出“我看改革开放40年”征文栏目。改
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很多读者都是亲历者、见证
者、参与者，即使身在海外，也能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壮大。

文章要求从读者的视角，用前后对比的写法，以讲故事的形
式，反映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果等，可涉及社
会生活各个领域，重点讲述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日益幸
福的生活。

海外读者可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
影响、反映中国的日益强大对华侨华人的积极作用、中国人社会地
位日益提高、走出国门工作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多、华侨华人更好地
融入当地社会，等等。

文章篇幅限 1500字左右，附上本人简历及本人电子版生活照一
张。欢迎您踊跃投稿。

——编者

本文作者 （前排右三） 在学期结束前，与外国留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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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改革开放40年


